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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戏小戏的陈年往事
朱炳南

世事有大小之分，难道“戏”也有大小之
别？有！此“大”“小”不是量词，意指知名
度。古皋东南乡一带民众通称京腔京韵的京剧
为“大戏”，土言土调的倒七戏为“小戏”。
大戏、小戏在民众的心理位置高下迥异，且听
民间幼儿口语启蒙教学的公共练习题———
“拉大剧，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

接姑娘，请女婿，小外孙你去不去？”
“萤火虫亮亮飞，奶奶叫我捉乌龟。乌龟

乌龟没长毛，奶奶叫我摘葡萄。葡萄葡萄没开
花，奶奶叫我摘黄瓜。黄瓜黄瓜没长刺，奶奶
叫我看小戏。小戏小戏没搭台，姥姥叫我抹小
牌。小牌小牌抹不赢，奶奶把我手打生疼。”

大 戏

先看一眼晚清画家沈蓉甫绘制的《同光名
伶十三绝》图画。同治、光绪期间是京剧破茧
成蝶的时代，《同光名伶十三绝》图中人物多
在所饰演的剧中人名冠上一个“活”字，如
“活肖太后”、“活鲁肃”、“活关羽”、
“活孔明”、“活赵云”、“活周瑜”云云，
是对京剧艺术家的最高褒赏。如果你对其中半
数以上的人物名字感觉不陌生，说明你对京剧
艺术的认知度已经很高了。

画图中13位开创京剧艺术的巨擘，皖籍人士
占四席(程长庚、郝兰田、卢胜奎、杨月楼)，如果
再加上程长庚弟子及其铁杆粉丝，总数不少于
八位，占据了京剧奠基人精英谱的半壁江山。说
安徽是孕育京剧的龙潜之地不为过吧？

京剧肇始于清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
京。四大徽班的“徽”字，当时在梨园圈内被
理解为以徽籍艺人为主的戏曲班社，并非狭义
的徽剧。从最先受皇家特召进京献艺的安庆人
高朗亭，沿袭到潜山人程长庚，都触类旁通地
通晓昆曲、秦腔、梆子。及至以唱“西皮”腔
调为主的汉剧艺人入伙，由徽剧、汉剧、昆
曲、秦腔、梆子等腔调融汇优化，聚精荟萃，
终以“皮黄腔”定型。由于皮黄戏受北京语音
和腔调的影响，赋有京音特色，称之为京戏。
“京剧”这个名字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叶的
上海《申报》。

京戏表演艺术的“唱、念、做、打”和“手、眼、
身、法、步”的四功五法，在戏剧百花园中列为魁
首。更有一个有异于地方戏的特点是伴奏乐队
建制与形式：伴奏人员坐在贴近底幕的舞台正
中处，十分显眼，所以京班的乐队称为“场面”。
场面中的京胡是京剧的主奏乐器，领奏的鼓师
以单皮鼓和檀板指挥乐队，鼓师极其重要的艺
术职责，与托腔伴奏的京胡琴师被视作主演的
左膀右臂，但凡京剧演出介绍，都少不了标注
“司鼓”“操琴”两位乐师的大名。试看其他
地方戏剧一般只知主演，顶级的琴师鼓师却只
是甘当绿叶的无名英雄。

京剧肇始于徽班，与皖地有着特别亲近的
血缘关系。追寻京剧在皖西地区的流行史，也
能够感知皖西地区与京剧的缘分不浅：同治元
年(1862年)，舒城县便有了“全福班”京戏班

社。光绪初，河南“庆寿班”常在六安境内跑
码头流动演出。光绪后期，在六安城关古楼大
街东侧的和平巷与大井拐交界处有一家“悦来
茶馆”，店主叶庆山好客善交际，尤喜京剧，
为了招引茶客，常邀集京剧爱好者在茶馆内操
琴清唱，听众一边品茶，一边聆曲。这种清唱
形式，开辟了古皋城京剧之先声。

民国年间，有十多个活跃于皖西境内的京
戏职业班社，有苏家埠的炎帝班、吴家湾的九如
班、清凉寺的太平班、西乡的三元班、立煌战友
俱乐部、立煌剧团、正阳票友社、洪福班、同庆
班、六安小京班、南门怡园剧社等等。

六安城关设置第一座京剧戏园是民国二十
四年，由汤天慈等在城隍庙创办了“六安第一
剧社”戏园。民国二十五年春，悦来茶馆改建
成有200个座位的“六安平剧社”。民国二十
九年八月，又由王殿侯等人集资将其扩建成满
座五百人的戏园子，取名“中兴戏园”，后改
名“新兴戏院”。民国二十九年，舒城县工商
界筹款在舒城西门大街建大戏院。

1949年秋，六安人民文化馆建立不久，就
对私人经营的“新新俱乐部”进行戏改工作，
帮 助 他 们 建 立 了 团 、 院合一的“ 新 新 大戏
院”。一九六二年命名为“皖西京剧团”，时
有“三个和尚四座楼，六安花旦五门秋”之
说——— “三个和尚”指花脸蔡子文、老生邓子
坚、武生张运海；“四楼五秋”是陈玉楼、孙
筱楼、张韵楼、邵云楼，青衣花旦冯艳秋、张
俊秋、张畹秋、曹畹秋，文武花旦王君秋。从
1949年“中兴戏园”改为“六安新新大戏院”
起，京剧世家二代传人陈玉楼先生担当京剧团
团长职， 1 958年在上海举办华东京剧大奖赛
中，陈玉楼先生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同台献
艺,以《徐策跑城》荣获三等奖。早在民国十一
年，以演红生崭露头角的张韵楼先生，在上海
丹桂第一台与“麒麟童”周信芳同台演出。40

年代初即有全国“四大红生”、“四大猴王”
之誉。1956年，张先生应邀参加安徽省第一届
戏曲汇演，获演员一等奖和金质奖章。

最早来毛坦厂演出的京戏班子是“九如
班”，以后改制为霍山县京剧团。肥西县三河
同庆班每逢一年一度的关公圣诞庙会，都来毛
坦厂镇献艺，因为同庆班的台柱子孙敬芝先生
是毛坦厂镇人。京剧科班出身的孙敬芝先生不
仅唱工卓绝，音色高亢宽厚，更以表演见长的
衰派老生行当出名，《打渔杀家》《追韩信》
《四进士》《九更天》等经典名剧是他的拿手
戏。可惜在1948年冬月，年未半百就累死在自
己挚爱的京戏舞台上。在上个世纪后期，镇上
老一班辈们闲聊乡土旧事时，还常忆及孙先生
红氍毹上那超凡不俗的功夫，对其不幸过早作
古感到惋惜而唏嘘不已。

极度的惊恐场景最易令小孩子永记难忘，
我童年时在五显庙广场骑在老爸肩膀上，既害
怕又不舍的腾出一只手，捂着眼从手指缝里看
大戏“滚钉板”，那模糊记忆至今不化，当时
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滚钉板。成年后才知道滚钉

板出自于京剧《九更天》，是义仆马义不惜性
命为主人越衙告状的故事。京剧《九更天》是
麒派、马派的代表剧目，很显衰派老生角色的
功力。剧中人马义先是赤膊趴在钉有铁钉的木
板上，然后怀抱钉板翻滚，场面怵目惊心。京
剧大师梅兰芳忆及他与周信芳在喜连成搭班时
期，曾合作演出过这出戏。这出戏因故事情节
过于血腥，有悖于人性伦理，解放后停演而成
为绝响。好在京剧“音像配”工程中留下了珍
贵的张学津大师表演艺术资料。

小 戏

“小戏”是合肥、舒城、六安、霍山一带
民间传统的“倒七戏”泛称。初无固定戏班，
多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临时自由组合，忙时从
工从农，闲时从艺，后来逐渐形成职业班社，
主要角色为生、旦、丑三行，一人身兼数角，
乐队只须三个人：由打鼓师傅兼打大锣，打小
锣者穿插着代打小镲，一把二胡为演唱伴奏。
连同勤杂人员总共上十个人就组成一个戏班子
了，有“两打三唱”“七忙八不忙，九人跑满
堂”之说。演出条件简陋，在乡镇或者人口集
中的大村庄临时搭台甚或堆土为台，故杂凑的
倒七戏班子又被称为“草台班子”。民国年
间，在舒、六、霍境内的专业小戏班子有王金

胜班、萧家班、卫广银班等，其中始创于光绪
年间的萧家班是较正规的专业戏班，因长期以
来一家数人同台演出，故有“萧一台”之称。

倒七戏的传统唱腔分主调和花腔两部分，
主调有旦角和小生唱的“二凉”“寒腔”“三
七”,老生、老旦唱的“正调”、“哀调”，丑
与彩旦唱“丑调”，神鬼出场用的是“神调”
“鬼对子”等。落板时常用帮腔，满台齐唱，
称为“吆台”。花腔多为民歌小调。

因为小戏的唱词、念白是当地的土语方
言，与“大戏”比较起来，显得更加有趣，更
有亲和力。举个例子———

京剧《华容道》曹操在关隘向关公哀恳放
他一马的唱词：想当年我待你恩德不小，上马
金下马银秀女多娇。官封你汉寿亭侯爵禄不
小，难道说大丈夫忘却故交？

“大戏”这个唱词似乎没有什么挑剔的，
然而纯朴乡亲们嫌这四句话太简单听着不过
瘾，从土里刨食的老百姓认为“人生在世,吃喝
二字”，舌尖上的受用是最大的享受。对于被
曹操软禁在许昌的关公来说，金银财宝美女爵
位，神马都是浮云。如果身入村头田间采风后
编成小戏，唱词大约会这样———

曹操(唱)：想当年在许昌我待你有多好，
顿顿是白米饭还炸油条。三天一小犒五天一大
犒，犒得您脸通红酒醉毛高。曹大嫂她下厨房

烧锅燎灶，你却是三九天穿皮袄烤炭火，自在
逍遥。我对你满腔热心苍天可表，狭路上巧相
逢，你怎能将前恩一笔勾销？

乡里鼓乡里擂，倒七戏《休丁香》中的
“准小三”王妙香与张万郎调情，对唱的唱词
就是这么平白通俗的接地气：

(王唱)：大户子人家夸田地，二户子人家
夸村庄，只有我的干哥哥不晓得丑，王家庄上
你夸婆娘。(旁白)早听说郭丁香不生养，我就
在这上面打主张。
干哥哥你娶干嫂子有三年往上，我问你她

生儿育女可在行(háng)？明朝再来我王家庄，
把你的小孩带来给我望望。

(张唱)：你一脚踢到我的疼孤拐，倒叫张
万郎口难张。娶她已经三年整，到现在没有儿
子和姑娘。

(王唱)：要是你与我把花堂拜，一年一胎我
不敢讲，只要你家的茶饭好，三年两胎我不找
忙。

倒七戏传统剧目中久唱不衰的《休丁香》
《孟姜女》《秦雪梅》《卖花记》等等，这些
以平民女子为主角、反映家庭悲欢离合的戏文
最能赢得中老年妇女们的眼泪。每场戏开场时
先来一段喜剧或者闹剧，如《老先生讨学俸》
《穆大寿吃大烟》《借妻》等等俗称为“戏帽

子”的短戏，为的是延迟时间以等来更多的观
众，也能活跃现场气氛。

建国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
化方针指引下，倒七戏改名为庐剧，随即成立
了安徽省庐剧团，“小戏”登上了大雅之堂。
于是，合肥市庐剧团、皖西庐剧团、舒城县庐
剧团、霍山县庐剧团等等国营庐剧团都应运而
生。从此，庐剧由农村进入了城市，由地摊演
出迈上了舞台，艺术质量不断提高，流行地区
更为广泛，影响日益深远，从不成体例的旧形
态蜕变成正规的地方戏剧种。

看 戏

我的记忆仓库大约启动于建国初年，之前
的旧事是直接听老辈及比我年长者说的。那时
毛坦厂镇老街上五显庙院内有人称“万年台”
的大戏台。万年台被拆除后，庙院子依然是搭
台唱戏的好所在。唱大戏时，往往在台下的正
前面由饮食业老板安排临时摆放着十来张八仙
桌和条凳，在现场卖热包子、馒头和沏茶、热
手巾把子，坐这特别席位的观众不亚于在城市
戏园子看戏的排场。想省钱的人在外围周边站
着看，也同样是有滋有味的看到散场不觉累。

大戏班子通常驻扎在封闭性的场所，我猜
想是因为京戏班子行头(戏具)多，为安全有保
障，不惜场租费。我记得老街有两处临时性的
戏园子：一处是“方长源茶行”后面的空旷大
院，西边院墙外与五显庙之间只相隔一条牛皮
地巷；还有一处是停业的谭家油坊(今皖西书屋
紧靠谭家油坊巷)。唱小戏的班子多在无主的开
阔地扎“围子”，围子由布围子和外加的一圈
粗绳网组成，我小时候同小伙伴们没钱进不
去，先在网子外玩耍。等到戏唱差不多了，戏
班会将内部的布围子卷上去，绳网的入口闸门
敝开，任人免费进去看尾戏，称作“zhao围子
戏”。搞笑的是，当时适逢建国初期，乡民们
给起了个很时髦的名字“解放戏”，洋溢着不
花钱享受的喜悦。

1962年，老街的商业俱乐部增设大戏台，
镇政府特邀请皖西京剧团来毛坦厂作热场演
出。首场演“十八罗汉斗悟空”，这出戏固然
算不上经典剧目，可是演出阵容之庞大是罕见
的，演员全到位拥满了整个舞台。1978年商业
俱乐部增设了木座椅，改名为毛坦厂镇电影
院，河南省商城京剧团来毛坦厂在这里演了十
多天，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

1980年，毛坦厂公社新建规模达标的“毛
坦厂公社影剧院”，邀请霍山县庐剧团来此公
演。此时古装戏解禁不久，又是硬件完善的新

剧院，引来周边乡镇群众邀亲呼友的来看戏，
连续半个多月场场客满，主演刘家瑾女士“粉
丝爆棚”。而皖西庐剧团从没有来山镇毛坦厂
演出，致使毛坦厂及周边十里八乡“远近盛赞
刘家瑾，不识明星武克英”。

有两件与皖西山区看戏有关的史实不应该
忘却：1953年，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和李玉茹
率上海京剧院到霍山为佛子岭水库工地作慰问
演出；1956年，安徽省歌舞团去佛子岭水库演
出，途经毛坦厂，镇政府挽留歌舞团在镇上逗
留一天，于毛小大操场突击搭戏台，晚上免费
演了一场歌舞，剧目中还临时编入一个介绍毛
坦厂风土人情的相声小品。

与小戏相比，在民众的心理上“大戏”便
是“阳春白雪”了，看大戏不是为了看热闹，
主要是回味、欣赏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看京
剧演出往往称“听戏”，遇到台上大段唱工，
老戏迷索性闭上眼睛，手里拍着板眼，细细咀
嚼演员的一腔一调，一字一音。若是发现唱出
了错，便毫不留情地来一声倒好。

现如今，除京、津、沪三地之外，还有哪
个城市常演京剧？去剧场看京戏已是一项极为
难得的精神享受，只能依赖网络平台听戏与戏
剧艺术接触，再一个是群众自发组织京剧票友
团体以自娱自乐。

京戏班子跑码头活动范围较大，走南闯北
的更多有一些艰辛，也因为“大戏”班子资本
比“小戏”班子雄厚的多，所以会被少数无良
之人所觊觎。戏班子每到一地都不能忽视当地
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有那么一年，也记不清
是哪个京戏班子来毛坦厂演出，戏班子班主疏
忽了某一路“神”，常常有人没事生事的找茬
子捣乱，嗑嗑碰碰的演出极不顺畅。话说这天
演的是《龙凤呈祥》，剧中有个小太监上场，
任务是只要说一句话：“太后有旨，请郡主前
去拜堂。”因为人手不够，临时拉个闲杂人扮
小太监，不在意的说“太后有旨，请娘娘前去
拜堂”，这时台下人丛里怪声叫好，秩序大
乱。也难怪，此时的孙尚香尚未成婚，只能称
“郡主”，哪能称“娘娘”呢？

正所谓“流氓不可怕，最怕流氓有文化”。戏
唱到这份儿戏班子真的是越唱越害怕，深恐一
字一句之误，跟头便栽不起。应了俗话说“怕什
么来什么”，又有一场戏唱《打渔杀家》，剧中人

混江龙李俊、卷毛虎倪荣，见老友萧恩家境贫
寒，满怀江湖义气的倪荣欲予萧恩救助，于下场
分手时唱“金银柴米送到家”。演员大慨一时又
进入到刘备招亲的剧情中，竟唱为“花红彩礼送
到家”。就这么一个穿帮的舞台事故又引起台下
观众大哗，叫喊着“唱的什么玩艺？不看了，我们
都走、都走！”

班主无奈，只得登门拜访当地人称“杨二先
生”的老人，说这次在贵地很不顺畅，演出中经
常有人恶意起哄，说我们唱的不好，鼓动看戏的
走人不看。请老先生出面帮我们维持一下吧，只
求能够安安稳稳的再唱两、三天，凑个路费钱我
们另寻下处。这位杨二先生是镇上很有名声的
德绅，还是县参议员。他说，我给你们写一副对
联试试吧。翌日，头遍躁台锣响起时，意外的有
人在戏台两边柱子上贴出对联——— 台下的观众
们初为惊讶，继而拍手齐声叫好，不承想整场演
出过程台下没有人捣乱了。何故如此？乃是以杨
二先生之撰联和名望使然。其对文曰：
想看就看，想走就走，看走各取所便；
说好是好，说歹是歹，好歹只唱三天。
这么一句大白话竟能镇得住那些吃漂食的

混混们，诚如乡谚所说：“三九天的冰冻，非
一日之寒”也！
参考文献：《六安县文化志》、《金安区

方志》、《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

京京剧剧舞舞台台上上的的唯唯美美旦旦角角影影像像。。

我我市市演演艺艺单单位位出出演演的的《《老老先先生生讨讨学学俸俸》》。。

庐剧《打芦花》剧照(闵父，王林饰)。

1953年5月，皖西倒七戏实验剧场在五福堂
东侧，原地委西大门对面，当时剧团叫皖西倒
七戏剧团，图为《白蛇传》演出观众踊跃购票
的前景。

过去看戏场景的老照片。

晚晚清清画画家家沈沈蓉蓉甫甫绘绘制制的的《《同同光光名名伶伶十十三三绝绝》》图图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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